【石油观察家】刘乾：北溪-2背后的政治博弈
文 | 刘乾
[bookmark: _GoBack]北溪-2被认为是俄罗斯取得对欧输气控制权的政治性项目；而美国将北溪-2管道建设的融资、设备提供和工程服务纳入了制裁清单，使得该项目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对象。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北溪-2管道（Nord Stream-2）让德国成为俄罗斯的“俘虏”，欧洲国家不应向俄罗斯输送“天然气管道美元”，美国将制裁参与该项目的企业。
特朗普的言论使北溪-2管道陷入了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中。北溪-2天然气管道是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通往德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参与方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德国Uniper和Wintershall，法国Engie、奥地利OMV和壳牌公司Shell。由于该管道同2012年建成投产的北溪管道（Nord Stream）平行，因此称为北溪-2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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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VS经济性


俄气公司称，在北溪管道建成的同时，项目参与方就开始规划其二期工程，即第三条和第四条管线。与北溪管道相同，北溪-2管道的运输能力同样为每年550亿立方米，一旦建成，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直通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年输气能力将翻一番，达到每年1100亿立方米。

机遇和危机促使了当年俄气建设北溪管道。欧洲天然气消费量和进口量的增长，使俄罗斯需要加大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能力，维持和提高市场份额。而过境乌克兰的运输不稳定，使俄罗斯迫切需要开辟新的直达欧洲的天然气运输通道。尽管存在质疑，但北溪管道建设的主要障碍不是地缘政治和经济效益，而是环保要求和法律监管。

不过，目前北溪-2管道建设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善于将能源作为外交工具，在俄乌关系极度恶化的背景下，北溪-2被认为是俄罗斯摆脱乌克兰和东欧国家，取得对欧输气控制权的“政治性”项目；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对俄制裁措施的逐步收紧，美国将北溪-2管道建设的融资、设备提供和工程服务纳入制裁清单，使得该项目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此前一直被认为将天然气供应“政治化”的俄罗斯，在北溪-2管道的建设上反而开始呼吁“去政治化”。俄气公司称，北溪-2管道完全是一个商业性项目。首先，由于北溪管道的建成运营，使北溪-2管道的建设成本和技术难度大大降低，项目的盈利能力和经济合理性毋庸置疑。其次，俄罗斯天然气开采的重心正在北移，从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开采的天然气经北溪和北溪-2管道输往欧洲，比经乌克兰距离更近、成本更低。第三，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系统年久失修，缺乏投资，建设一条新的现代化管道更能保障对欧输气的安全性。

但是，任何跨国天然气长输管道都不可能失去其政治属性。大型天然气管道一旦建成，就绑定了供应国、消费国和过境国，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将直接与天然气供应相互影响，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将不再有明显的分界线。

正因如此，北溪-2管道带有的地缘政治属性成为乌克兰和东欧国家反对该项目的主要理由。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认为，北溪-2管道的建成运营将大幅提高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直通管道使得俄罗斯不再顾及过境运输国的利益，从而可以随心所欲地“讹诈”欧洲。

不过，即便是指责北溪-2是政治项目最为严厉的乌克兰，也并没有忘记算经济账。俄罗斯天然气的过境运输需要每年向乌克兰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管输费，这对于经济陷入困境的乌克兰来说不啻为一笔巨款；而一旦北溪-2管道建成，这笔费用可能大幅减少或者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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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欧洲VS新欧洲


在某种程度上，北溪-2管道是一个分裂欧洲的项目，其引发的争论凸显了欧盟内部的严重分歧。

除了俄罗斯，北溪-2管道的参与者还包括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大型能源企业。实际上，西欧国家并不过于担心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一方面，俄气在德国、法国等“老欧洲”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相对安全。这些国家要么有多元化的天然气进口来源，如德国从荷兰和挪威进口的天然气数量与从俄罗斯进口的数量几乎相同；要么天然气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并不高，比如法国更多的利用核能发电。他们抵御俄罗斯“天然气武器”的能力更强。

另一方面，参与北溪-2管道的欧洲企业都是俄气公司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伙伴，彼此之间存在牢固的互信关系。冷战（上世纪60-70年代）、断气（2006年和2009年）、对俄制裁（2014年至今），以及在天然气定价和商业合同条件等方面的分歧都未能削弱这种合作关系。相反，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量和在欧洲市场的份额都在增长，2017年俄气对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量又一次创造历史最高记录。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北溪-2管道的建成运营将使德国成为欧洲最为重要的天然气枢纽，从而掌握打开天然气阀门的钥匙。北溪两期管道的总输气能力将达到每年1100亿立方米，占目前俄罗斯对欧洲供气量的一半以上，这是德国力主坚持建设北溪-2管道，并将其定义为“纯商业项目”的核心所在。

但对于东欧国家而言，由于天然气管道系统和进口来源缺乏多元化，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极高，部分国家甚至达到90%以上。反对北溪-2管道最为积极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努力建设LNG进口终端。对于他们而言，北溪-2管道的建设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加强对俄罗斯的依赖。此外，波兰是目前俄罗斯天然气的过境国，是北溪-2管道的竞争者，自然不愿减少未来的过境管输费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在天然气管道建设方面，“新欧洲”国家对于“老欧洲”国家存在很深的不信任感，“南流”管道的流产是“前车之鉴”。此前俄罗斯计划建设经黑海至保加利亚的“南流”管道，保加利亚在欧洲和美国的压力下拒绝了这一项目，使该管道改线为走土耳其的陆路（土耳其流）。但同时，德法却坚持建设北溪-2管道，这不仅使原“南流”管道的巴尔干过境国不满，也使保加利亚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可以预料，围绕北溪-2管道，“老欧洲”和“新欧洲”在地缘政治观念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将使这场争论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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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VS俄罗斯

尽管北溪-2管道是一条对欧洲供应天然气的管道，但美国才是俄罗斯建设该管道最重要的博弈对手。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曾强烈反对欧洲国家建设从苏联进口天然气的管道，这就是经乌克兰通往西欧的管道系统。半个多世纪过去，美国仍然反对建设从俄罗斯至欧洲的新管道。讽刺的是，美国的借口之一是要保护半个多世纪以前它曾经反对建设的那条管道。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直试图削弱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使原苏联地区的能源运输通道多元化，降低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垄断地位是主要手段之一。美国支持建设绕过俄罗斯，将阿塞拜疆油气输往欧洲的管道是其中经典的案例。与之相应，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下降的俄罗斯也看到了能源供应的巨大威力，从而将“天然气武器”运用到外交和政治施压上。可以说，围绕油气管道建设的攻防是俄美两国在后苏联时代和后苏联空间中博弈的主要看点之一。

特朗普有关“俄罗斯用北溪-2管道将德国变成俘虏”和“欧洲用数百亿的天然气管道美元资助俄罗斯”的观点，实际上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反对苏联和欧洲的天然气交易的立场并无不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和俄美关系的恶化也往往被称为“新冷战”的到来。但是有一点不同，如今的美国正在成为天然气的出口国，欧洲天然气市场可能成为美国和俄罗斯竞争的对象。
俄罗斯方面，从总统普京到俄气总裁米勒，再到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都曾表示美国反对建设北溪-2管道是为了使美国LNG占领欧洲市场。他们强调，在供应量上，美国不可能大规模满足欧洲增长的进口需求和替代俄罗斯；在价格上，美国LNG也难以同俄罗斯低廉的天然气成本相竞争。因此，美国用制裁阻挠北溪-2管道的建设，是用一种非竞争的手段来获取市场地位。

但正是美国“页岩气革命”改变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形势。在竞争的威胁下，俄罗斯调整了定价策略和“照付不议”合同的部分条件，使其有所顾忌，减少了对垄断地位的利用。而美国方面，虽然特朗普抛出了“谁建设北溪-2管道就制裁谁”的言论，但他在赫尔辛基同普京的会面后软化了立场。他承认德国有权建设北溪-2管道，强调美国将用“竞争”的手段来战胜该项目。不过，对于言行往往并不一致的特朗普，美国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并不确定。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阻碍北溪-2管道建设手段并不多，该项目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必要的许可文件和开始建设的资金，而制裁只会使欧洲和美国的矛盾更深。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欧洲天然气进口的来源越多元化，美国LNG的竞争越激烈，俄罗斯的垄断优势就会越小。

（来源：公众号能源杂志）

